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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汾
杨卫在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》第 期撰文

提 出研究生导师所不 能做的一 些事情
,

称之

为
“

十诫
” ,

作为导师要则
。

诫
“

光当老板
” 。

导师不应 以老板 自居
。

学术面前人人平等
,

导

师和学生应该是互相探讨
、

互相促进的关系
。

诫
“

尽做监工
” 。

要把学生 当学生
,

不 能视

为劳动力
、

下属
。

导师指导也应该是 以
“

激励
”

为主
, “

监督
”

为辅
。

诫
“

漠不 关心
” 。

导师对

学生要分类型关注
,

全过程关注
。

诫
“
呵护

过 肾
” 。

培养研究生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完成某

篇论文或者某个项 目
,

而是为 了培养他的研

究能力
。

诫
“

批评不停
” 。

师生在学识上的

不平衡不应该演化为
“
滥用话语权

” 。

诫
“ 处事不公

” 。

导

师断错一事便会挫伤一个学生的积极性
。

也不要把学生分

成不 同的亲疏等级
。

诫
“
用心 不专

” 。

年轻导师不要丧失
“

学术前行
”

的精神支柱
,

在逐鹿学术前沿 时不要盲 目跟风
。

诫
“
治学不 实

” 。

治学需要尽可能的
“

实
” ,

但又不 可能完

全
“

实
” ,

需要从一个学者的 良心 上说 我 已经尽可能地做到
“

实
”
了
。

诫
“

逐末忘本
” 。

要让学生具有这样的判断力 做

大事
,

顶天立地
,

原始创新
。

诫
“

快速扩张
” 。

年轻导师在

刚刚起步阶段指导三四名 学生就足够了
。

顾建民等在《中国高教研究》第 期撰文认

为
,

尽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日趋密切
,

但二者毕

竟不 同
,

促进科学繁荣与技术进步的有效体制也

有所不 同
。

当前
,

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两类

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是缺乏对技术进步机制的正

确理解
,

技术政策仍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二

是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
,

尚未真正成为技术

创新体系的主体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高校科研难免

存在错位
、

越位和缺位的问题
,

其结果是 一方面

高校在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上的优势没有

得到充分发挥
,

原创性成果的数量和影响仍与高

校科研规模 不 太相称 另一 方 面
,

高校在技术开

发与应用上乐此不 疲
,

但由于缺乏市场导向和企

业主导
,

许多技术成果要 么半生不 熟
、

要 么束之

高阁
,

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
。

对于科学发展而 言
,

有效的体制是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学术规范
,

建立

科学与技术应有不同的制度安排

研
‘

究生导师﹃十诫﹄

士
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 的激励机制

,

形成独 立和 自律的

科学共 同体
。

然而
,

我国科技体制 中存在的行政化
、

官本位
、

等级制等问题
,

破坏 了学生生态
,

助 长 了不 良学风
,

致使科

研资源配置低效
。

在这种背景下
,

高校科研也难以 独善其

身
,

急功近利
、

弄虚作假
、

以 学谋私
、

学术霸权等现象并不鲜

见
。

因此
,

需要进一步解决体制机制性障碍
,

完善促进科学

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
。

提高高教质量既要抓
“

教
”

又要抓
“

学
”

中国经济转型不能没有教育改革

曰夕︵写

匀匆公兮

陈国祥在 月 日《科学时报 》撰文指 出
,

提高高教质

量是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 目标和任务
,

也是一个永恒

的主题
,

必须 坚持不懈地抓住不放
。

一是抓
“

教
” 。

大学不仅

要传授知识
,

更要创新理论
,

培养善于学习
、

思考
,

有创造能

力的人
。

这就必须进行讨论式
、

研究式的教学
。

老师不要把

教材磨碎 了不厌其烦地讲
,

而 是应该抓住精华
、

讲透原理
,

让学生去拓展和发挥
。

老师要给学生留下 大童阅读
、

思考
、

讨论
、

发表思想的空间
。

二是抓
“

学
” 。

所谓学是让学生对 自

己的学习负责
,

成为学习的主体和中心
。

由于普通教育以考

试分数为主要衡童标准而养成的学习习惯
,

相 当一部分学

生到 了大学不会学习
,

有的甚至十分厌学
。

要解决这一 问

题
,

第一 必须让学生明确学习的 目的
。

要把为社会贡献
、

个

人发展
、

享受追求的快 乐而 学习的一致性
,

成为学生学习的

动力
。

第二要让学生尽快适应 大学学习
。

第三要引导
、

帮助

大学生作好大学生涯规划
。

只有把大学生提升到 自觉思考
、

追求的境界
,

才能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体和 中心
,

教学改革

才能有确 实的成效
。

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个系统工作
,

而教

和学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
。

在高校改革发展的过程中
,

学

校对此能 否像争取重点项 目
、

迎接评估 那样做到不惜代价
、

不遗余力
、

不 留遗憾呢

陈志武在 月 日《上海证券报 》撰文指 出
,

中国经济

转型 需要教育的转型
,

需要培养兴趣丰富
、

人格完整
、

头脑

健全的通识公民
、

思辫型公民
。

如果不 能做到这一点
,

中国

恐怕 只 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 工厂
。

中国为什

么难以建立品牌
、

难以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原 因除 了法治
、

产权保护 以及国有制的 问题外
,

还与中国教育体 系
、

教学方

式
、

教学内容有紧密关系
。

在中国和 日本变为世界工厂 之

前
,

几乎所有的关国州立大学和一 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 重

技能型的工程 系科
,

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 工训练
。

但

是
,

随着制造业 向 日本
、

韩国和 中国转移
,

美国 大学的教育

内容经历 了一个全面的转型
,

转向通识教育
。

中国的教育则

侧 重硬技术
,

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 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

业往服务业转移
,

也难
。

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
。

中

国的教育比较强调 死记硬背为考试
,

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

硬技能
,

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
、

每个

老师认 同
,

这些教育手段
、

教育内容使 中国差不 多也 只 能从

事制造业
。

为 了向创新
、

向品牌经济转型
,

就必须侧 重思辫

能力的培养
,

而 不是 只 为考试 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

科学的训练
,

而 不是 只 看重硬技术
、

只 偏重 工程思维
。

离开

市场营梢
、

离开人性的研究
,

就难以 建立品牌价值
。

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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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学术水平切忌急功近利

果交试

份称

张楚廷在《高等教育研究 》第 期撰文指 出
,

素质教育最初 就是作为教育观念的改革而提 出

的
。

年
,

周远清指 出以
“
文
、

史
、

哲的基本知

识
”

为主要 内容的同时
,

明确 了以素质教育作为
“

教育思想
、

教育观念的改革
”

加 以倡导
。

年

以后 中国高等教育步入正执
,

在此期间高等教育

思想 日趋污跃
,

自此之后 的 年左右时间里
,

人

们经历 了从着重关注知识
、

关注能力深入到关注

素质的过程
。

这也是一个观念发展
、

进步的过程
,

也就是经历 了一个走向更深切地关心人本身的过

程
,

一个走向更深邃地关心人的心灵的过程
。

由对

知识 的关注转而在看重知识的同时更看重能力的

过程
,

表明人们 自觉不 自觉地部分放弃 了带有科

学主 义 色彩的培根命题—
知识就是力量

。

在由

关注知识和能力的 同时转 而更看重人的综合素质

的过程
,

表明人们更为 自觉地意识到大学的终极

圣
朴季兮兮

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

关怀还应落在由智慧和理性提升的人格上
,

这是在更 自

觉地放弃带有工具主 义 色彩的种种观念的过程中大大上

扬人的地位
。

高等教育的一切社会 目的都应是建立在人

的更优质的发展这一更为根本的 目的基础之上的
。

把握

了这一基本点
,

才能明白通识教育不 只是专业教育的准

备
,

不 只 是一般知识性的问题
,

就不 至 于叶通识之通作过

泛的理解
,

不 至于把通识教育视为一个大 口 袋而把什 么

东西都往里 面装
,

就会对所识之通的含义有更准
一

确 的把

握
。

可 以说
,

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是通识教育的灵魂
,

灵

魂一失
,

通识教育必然走样
,

从而丧失其精健
。

买

张安富等在《黑龙江高教研究》第 期撰文

认为
,

目前我国的一些大学中
,

过度的功利主义

已 日趋明显并加剧
。

首先
,

体现在应 用研究和

基础研究之间的矛质失衡上
。

应用研究能创造

商业价值
,

不仅可以增加收入
,

而且帮助解决实

际 问题
,

这体现 出高校为社会服务的一 面
。

但

如果一味 以使用与否为标准来引导高校学者的

学术追求
,

便会走入急功近利的怪圈
。

殊不知
,

世界上一流大学大多是因注重基础研究而举世

闻名并创造其特色与优势的
,

从 而 底得更长远

的发展机遇
。

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协调发展
,

才能达到双赢
。

其次
,

部分高校不切实际
,

一味

攀高求全
,

盲 目扩大规模
,

极力追求学科数
,

不

注重培育优势
,

过分看重短期效应
,

将学术价值

评价过度量化
。

如许 多高校都 以 学术论文被

和 收录为其科研基准
。

这种价值取向使

乙
忿

得近年来我国一流大学的
、

数量激增
,

但质量却不

高
,

原创性成果少
,

有重大科学前沿价值的论文为数不 多
。

尽管近年来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中的位置明显

前移
,

这也主要是由于 论文指标的大幅度提高所致
。

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势必严重影响学校未来的发展
。

如果

不 能意识到这其中的危机所在
,

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就 只 能

是梦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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